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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层面看五七干校的负效应 

张绍春 

五七干校是“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的产物之一，是 1968～1979

年期间在贯 彻落实毛泽东“五·七”指示的名义下举办的干部集中学习和劳动

的学校。1966 年 5 月 7 日， 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提出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

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 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

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 阶级的文化革命斗

争”，  ［1］  这封信通常被称为“五·七”指示。1968 年 5 月 7 日，黑龙

江省革 委会在庆安县创办了全国第一所五七干校——柳河五七干校，将

“五·七”指示确立为五七 干校的办校方针。9 月 30 日，毛泽东看过《柳河

“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走出条新路》 一文后，作出了“广大干部下放劳

动”的重大指示。  ［1］（p.573）   10 月 5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 《柳

河“五·七”干校为机关革命化提供了新的经验》一文，并在编者按中向全国传

达了毛泽 东的指示。全国上下随即掀起了下放干部、大办五七干校的风潮。中

央机关在这场风潮中创办 了 106 所五七干校  ①  ，广东省创办了 313 所五

七干校  ［2］  ，黑龙江省创办了 180 多所五七干 校  ②  ，湖南省创办

了 115 所五七干校  ［3］  ，上海市创办了 49 所五七干校  ［2］

（p.217）  ……举办五七干 校对当时中国社会造成了强烈震动，产生了深刻

影响，使得许多干部和知识分子的命运发生了 重大改变。1979 年 2 月 17 日，

国务院向全国发出《国务院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 知》，各级各类五

七干校随即一律停办。客观地讲，五七干校的创办虽然有着良好的初衷，但 却

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的负效应。本文着重从经济层面来剖析这一

事物，从一 个侧面揭示它的负效应及其全面走向停办的必然性。 

一 

  从投入来看，举办五七干校耗费了巨大财力、物力、人力，挤占了大量田地。  

  在财力、物力、人力的投入上，五七干校明显要远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干部学

校。其他类型 的干部学校主要专注于干部的学习，在投入上主要是教育方面的

投入，而五七干校的投入远不 止教育方面的投入。既然是以“五·七”指示为

办校方针，五七干校就不仅要“学政治”，而 且还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办

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 的产品”，  ［1］  

将干校办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小社会。也就是说，五七干校不仅需要教育方面的

投 入，而且还需要大量农业、工业生产方面的投入，以便购置诸如拖拉机、收

割机、运输机械、 制米机、榨油机、发电机、制砖设备、种子、化肥、农药、

饲料等一系列物品。因此，举办一 所五七干校，不仅是建一所学校，同时也是

建一所农场或多所农场，甚至还要建一家或多家工 厂，这就必然要耗费巨大的

财力、物力和人力。  

  将五七干校与党校进行比较，可以更清晰地洞悉这一问题。党校系统层次分

明，分为中央 级、省级、地市级、县级党校，一般一级党委和政权只办一所党

校，一级财政只负责一所党 校。如中央一级只有中央党校，各省一般只有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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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委党校，中央党校的投入由中央财政负 责，不需要其他中央机关承担。五七

干校则不同，每个机关、每个部门都可以办，甚至一个机 关可以办几个五七干

校，凡是办的机关和部门都要投资。比如，中央机关办了 106 所五七干 校，几

乎每个中央机关都在举办五七干校上花费了巨额资金。再如，1970 年内蒙古自

治区革 委会就筹办了 5 所省级五七干校  ［4］  ，自治区一级财政由过去只

负责 1 所省级党校变为还要负责 5 所五七干校。如此看来，在耗费财力、物力

上，办五七干校要远远超过办党校。还有，五七 干校大多办在比较偏远的农村，

办校所需的物品有许多要从城市运往农村，仅从这点看，其办校成本也远高于党

校。  

  全国办五七干校具体耗费了多少财力、物力，一直以来没发现这方面的统计

数据。不过从下面省及城市的一些数据中还是可以看出这方面的开支巨大。黑龙

江省 1969～1975 年共支出 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 11625 万元，用于干部进五七

干校学习或插队落户。  ［5］  湖南省 1969 年五 七干校经费为 1128.2 万元，

1970 年为 1404 万元，1971 年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为 2092.4 万 元，1972 年

为 1287.2 万元，1973 年为 684 万元，1974 年为 457.9 万元，1975 年为 463.3

万 元。  ［6］  湖北省从 1969 年起开始安排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当年

支出 1031.3 万元，全部是五 七干校建校投资，1971 年支出达 2000 余万元。  

［7］  安徽省 1969 年五七干校经费为 1352 万元， 1970 年为 225 万元，1971

年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为 2457 万元，1975 年为 722 万元。  ［8］  山东 省

1969 年五七干校经费为 1383 万元，1970 年为 441 万元。  ［9］  吉林省 1969

年五七干校经费为 480 万元，1970 年全省干部下放经费支出 3505 万元，1971

年在财政预算中将五七干校经费科 目改称干部下放劳动锻炼经费，当年支出

3635 万元，1972 年、1973 年两年又列支 3127 万 元。  ［10］  长春市 1968～

1973 年间共累计支出五七干校经费 970.5 万元。  ［11］  广州市 1969 年五

七干 校经费为 494.3 万元，1970 年增加到 643.8 万元。  ［12］  即使在贵

州这个贫困省份，五七干校经费 依然很高，1969 年高达 1432 万元，1970 年为

910.9 万元。  ［13］   

  在维持五七干校工农业生产运转上所耗费的人力也是庞大的。“九一三”事

件之前，全国 共下放干部及工勤人员 118.1 万人  ［14］  ，这些干部和工

勤人员大多数都投入到五七干校的生产建设之中。“九一三”事件之后，在下放

干部大多数被分配出去的情况下，全国各级各类五七 干校为了使生产能维持下

去，不得不大量使用农工，许多五七干校甚至出现了工人数量明显多 于行政管

理人员和教学人员之和的现象。例如，柳河五七干校创办之前，柳河农场职工仅

为 84 人， ① 然而到 1972 年，柳河五七干校企业编制已高达 1029 人，而教育

等方面的事业编制仅 为 138 人，行政编制也不过 188 人。  ［15］  从编制

上看，许多五七干校并不像干校，而更像企业。  

  还要特别提到的是，五七干校往往要占用大片田地，占地上千亩甚至上万亩

的并不在少 数。根据解放军总政治部的一份报告，截至 1972 年初，解放军在举

办五七干校、五七农场以 及在营建、施工中，共占用了 230 多万亩土地，其中

借用和占用公社耕地 73 万亩。 ② 1969 年 5 月 23 日，湖北省革委会向国务院

业务办公室报告:“目前中央部委和部队来我省办五七干校 的有 38 个单位，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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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万人（不包括家属），已划拨土地 35.1 万亩;我省县以上各级革命委员 会所

办五七干校人数近 10 万人，连同家属 35 万人，拨出土地 47.2 万亩。”  ［16］  

按照这个报告来 计算，平均一所中央机关或部队的五七干校要占用土地 9236.8

亩，将近 1 万亩。党校在这一 点上根本无法与之相比，中共中央党校目前占地

面积为 1535 亩，  ［17］  仅及一所中央机关五七干 校的 1/6。上述数据足

以表明，五七干校占地面积之大是其他类型学校望尘莫及的。    

二 

  五七干校的实践暴露出“学政治”与“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工

厂”之间存在 着突出的矛盾。一般来说，“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小

工厂”属于经济行为，要进行成 本核算，计算投入与产出、追求利润和效益。

但在“五·七”指示中，不是以“从事农副业 生产”、“办一些中小工厂”为

主，而是以“学政治”为主，“从事农副业生产”、“办一些中 小工厂”一定

要服从、服务于“学政治”，凡事都要首先算政治账，而不是算经济账。因此， 不

计成本、不管效益和利润、造成巨大浪费的事情年复一年地在五七干校里发生着。

下面的史 实反映了这一问题。  

  1970 年 4 月 25 日的《人民日报》报道:广西东兰县五七干校有几亩玉米遭

受了旱灾。当 时有学员说:现在连人吃水都有困难，挑水抗旱划不来，不如另找

其他门路，把这个损失补 上。可是校革委会却组织大家学习毛泽东的语录，对

大家说:不抗旱，不仅丢掉几亩玉米，更 重要的是丢掉了无产阶级敢于斗争、敢

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我们就是要靠一副肩膀两只手，抗 旱保苗，取得思想、生产

双丰收。就这样，学员们打着火把到几里外的河流去挑水，连续苦战 了 14 个昼

夜，肩膀磨破了，眼睛熬红了，仍要坚持挑水抗旱。  ［18］  这个事例是五

七干校以“学政治”统帅农副业生产、不惜浪费巨大人力的生动体现。  

  文学评论家阎纲曾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他回忆说:“这里只

管洗脑不管打 粮，打的粮食还不够开工资呢!”  ［19］  这也是“学政治”

与“从事农副业生产”相冲突的一个例 证。著名文学家陈白尘也曾在文化部咸

宁五七干校劳动过。1970 年 1 月 26 日，他的日记是这样记录的:“下午冒雨筛

沙，衣衫尽湿，仍不收工，其实沙子打湿是筛不好的。3 时，去大堤 劳动的人

也收工了，才止筛。形式主义的积极性!生产队农民对干校的劳动编有歌谣:‘小

雨 小干，大雨大干，出太阳不干（开会也）。'一针见血的批评，但就是不改。”  

［19］（p.37）  之所以会 出现陈白尘所记录的人力浪费严重和形式主义严重

的问题，根源还是出在五七干校以“学政 治”统帅“学工”与“学农”。  

  遵循“五·七”指示，五七干校力求实现兼营各业、自给自足和消灭社会分

工，要求 干部学员既能做工又能务农，一专多能，粮食要自己种，房子要自己

盖，凡事都力求自己 完成。这实际上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违背了

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和生产社会化 程度越来越高的社会发展规律。这样做，必然

要付出高昂的成本和代价，而无法取得好的 效果。就盖房子而言，干部学员大

多是外行，让他们去干，不仅费工、费力、费时，而且质 量难以保证。曾在中

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何西来感慨万分地说:“你说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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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哪会盖房?盖的房子哪会不漏?一到下雨，房子里都拉起塑料布，五颜六

色 的。”后来担任中央芭蕾舞团党委副书记兼副团长的于川回忆起红艺五七干

校时说:“干打垒 费了不少木料，全是人工夯出来的。夯的土墙并不见得多好。

投资比砌砖墙还贵。盖了一百多 开间的平房，屋顶是石棉瓦的，很沉，土墙根

本承受不了。房子一塌，我们可以说就会被埋在 里头……下大雨，屋里就完全

被水泡着。我们三、四连的就住这种干打垒的房，后来我们都不 敢住了。”  

［20］  曾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过的一位干部回忆说:“我们炼制的红

砖、红瓦， 如果把全连的各项开支以及全连人员（有不少是局、处级干部）的

工资计算进去，其成本可 能是全世界最昂贵的。这还不算人才的浪费和事业的

荒废。五七干校是‘文革'的产物，严 重的得不偿失……顺便说一句，我们生产

的砖瓦，远远不足建校的需要，绝大部分是从外地购 来的。”  ［19］（p.251）   

  五七干校由于在生产中违背客观规律，造成浪费的事情经常发生。例如，文

化部团泊洼五 七干校所在地为盐碱地，不适合种水稻，可该校偏要种水稻。干

部学员早上四点就起来育秧、 插秧，400 亩盐碱地全插上了绿秧苗，结果却是

颗粒无收，白白浪费了几万元。  ［20］（p.108）   

  在五七干校历史上，除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宣称收回投资外，全国其

他五七干校都避而不谈这个问题。实际上，它们的生产经营基本上处于亏损状态。

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七学校 亦没有将干部学员、农工、知青的工资等开支计算在

投资之内。1971 年之后，绝大多数五七干校账目上都有亏损补贴一项。如果没

有拨款调剂，五七干校的生产很难维持下去。柳河五七干校就是一个典型，从

1968 年到 1979 年，国家投资为 2147.76 万元，其中亏损补贴为 157.37 万元，

而该校的账面亏损为 30.2712 万元。［15］（pp.316～317）从这里可以算出，

该校的实际亏损为 187.6412 万元。  

  五七干校高投入、低产出和浪费严重的事实也让附近的农民非常震惊。文化

部咸宁五七干 校附近的老百姓就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五七宝，五七宝，穿得

破，吃得好，手上戴块罗马 表;五七宝，五七宝，种得多，收得少，想回北京回

不了。”［19］（p.286）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在种菜 中投入也很高，闹了不少笑

话，诸如卷心菜不卷、黄芽菜不包、西红柿像珊瑚球等等，附近农 民对干校学

员说:“你们的菜比金子贵。”［20］（p.383） 

  由上可知，五七干校的实践是使自己既不像干校，也不像企业，投入与产出

严重失衡，虽 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但基本上仍处于亏损状态。   

 三   

  五七干校还因占地等与所在地生产队等发生了各种经济纠纷及冲突，产生了

一些不良的会影响。  

  五七干校不仅大量占用农场、林场、茶场、园艺场、牲畜场等单位的土地，

而且还大量占用了人民公社和生产队的田地，其中一些属于无偿占用，一些属于

有偿占用，存在着手续不齐全和补偿不到位的问题。这些做法侵犯了农民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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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的利益，使农村人均占有耕地数量降低，一部分群众的生产、生活因此受到影

响，社员分到的粮食和其他实物减少，老百姓对此意见较大。为此，五七干校与

人民公社、生产队、农民之间不断出现土地及其他经济利益的纠纷和冲突。比如，

红艺五七干校就占用了农民的土地和果园，引起了当地农民的不满。一些农民 跑

到果园偷摘果子，被干校和部队的人抓了起来，随后当地几千农民跑来闹，发展

成了群体性 事件。［20］（pp.266～267） 

  还有一些五七干校在占用田地之后，擅自开荒，围湖、围塘、围海造田，与

民争水、争 肥，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群众利益受到损害，从而引发纠纷和冲突。

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曾投 入 120 万元围湖筑坝造田。围湖前，湖里还有几十万

莲子未收，农民要求收割，未得到允许。 所围的向阳湖，原来是长江的一个分

洪备用区。五七干校劳民伤财地将该湖围成稻田，给当地 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造成了严重的威胁。稻田围成后，向阳湖中丰富的菱藕鱼鳖不再生产，当 地老

百姓失去了副业收入，苦不堪言。于是就发生了半夜里干校的玉米成车地被偷走、

猪圈里 的肥猪不翼而飞等等之类的事情。在干校停办后不久，围湖开垦出来的

稻田就退化成了荒滩。 《红旗》杂志社五七干校在石家庄砍树填塘造田，也造

成了类似较严重的后果。1974 年五六 月，湖南省草市五七干校部分知青与衡东

县草市公社新田大队社员发生了 3 起械斗，伤社员 9 人、知青 4 人。械斗过程

中，该校门窗玻璃和家具遭到了损坏。调解过程中，新田大队党支部 组织了 100

多名社员到干校高呼口号，提出抗议。湖南省委组织部不得不组成省地县联合调

查 组解决此事。引发这次械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该干校开荒造成新田大队水

塘淤塞，大队的一 些稻田断了灌溉用水，不得不依靠抽水解决;二是双方存在着

土地纠纷。  ［21］   

  其他五七干校也经常遇到经济方面的纠纷和冲突。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

部五七干校在 河南息县时，不时有农民到干校的地里拔菜、挖红薯;甚至在干校

迁出之前，还有人去撬干校 窗户上的玻璃。总政山西襄汾五七干校也经常发生

农民来偷苹果、偷菜的事情，甚至白天公开 地拿干校的农产品。  ［20］（pp.45、

319）   1969 年，安徽固镇新马桥五七干校约 20 万斤苹果、38 亩白芋、 20

亩花生在 3 天内被抢光。  ［22］     

四   

  除了上述经济问题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将广大干部下放

到五七干校， 给国民经济的各个方面造成了重大损失。   

  （一）计划部门因此陷于瘫痪   

  由于计划部门大批干部在 1968～1969 年下放去了五七干校，1969 年我国没

有编制下达正 式计划，从而使得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无法进行。  

  （二）农牧业生产因此遭受破坏 

  由于许多农场有生产经验的干部、技术员被送进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大

包干”生产责 任制被批判，大批知青进农场，从而导致黑龙江全省农场人均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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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产值由 1760 元下降到 1190 元，1970 年和 1971 年农牧企业亏损骤增到 18200

多万元，1972 年进一步增加到 22200 多万 元。  ［5］（pp.199～227）  吉

林省的农场也因同样原因多年发生亏损。黑龙江省的畜牧机构几乎瘫痪，致 使

畜牧生产管理工作无人过问。  ［23］  在广东省，1968 年冬全省有 20 多个

国营茶场挂上五七干校 牌子，茶场农工被疏散，技术干部或进五七干校或回乡

务农，茶叶技术推广工作因此瘫痪，茶 叶生产遭到很大破坏。1969 年茶叶产量

骤减至 4450 吨，比上年减少 2700 吨。  ［24］   

  （三）工业生产因此损失严重   

  大批企业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被抽调到五七干校学习和劳动，一些从五七干

校回来的管理 干部由原来的抓生产为主转为抓阶级斗争为主，这些都给企业的

生产、管理和运转带来了负面 影响。如 1966 年广东电业管理局抽调技术人员在

省中心调度所成立远动组，并在流溪河水电 厂将第一代电磁式 SF-58 式远动装

置进行了改装，从而实现了对流溪河电厂的遥控、遥信、 遥测和遥调，调度员

在广州的调度室内就能开、停流溪河电厂的机组及加、减机组负荷。这一 装置

投入运行约 2 年，未发生过误操作事故。1968 年末，远动组技术人员被下放到

五七干校 劳动，这一装置也随之退出运行，以后未能再恢复使用。  ［25］  再

如，由于大批干部和技术人员下 放到五七干校和农村，黑龙江省的标准化工作

陷入停顿和混乱状态，出现了随意降低标准和不 执行标准的现象，致使产品质

量下降，损失严重。1971 年，某煤矿煤炭含矸率超过标准规定 7.7 倍，多运石

头 11 万多吨，仅此一项就浪费了 2554 节 50 吨车皮。  ［26］   

  （四）金融业因此遭受猛烈冲击   

  “文革”中黑龙江省人民银行由于绝大多数干部被下放到学习班和五七干

校，抓业务技术 工作被批判为“业务挂帅”、“制度万能”、“监督至上”、

“单纯技术观点”，致使银行内部工 作秩序被打乱，专业队伍被削弱，账、钱

错乱现象又有新的发展。  ［27］   1968 年 10 月，建设银行 广东省分行除

6 人留守外，其余人员全部下放五七干校，该行业务只剩下拨款和记账两项。  

［28］   中国银行南京分行于 1969 年 4 月被撤并至南京市人民银行，仅留下

4 人维持柜面解付业务， 其他干部全部下放五七干校，侨汇工作因此陷于瘫痪，

当年侨汇收入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仅有 127.78 万元。  ［29］   

  综上，通过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肯定的答案，那就是，

与办其他干部 学校相比，算经济账，办五七干校是绝对不合算的。这就是五七

干校之所以会走向停办的经济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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